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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朗



一

这一日天上的太阳毒得如一只滚动着的刺猬 , 光芒

炙烧尖锐 , 满空的云朵就流出了血似的赤红 , 地上虚土

浮腾 , 惨白得又像是大火后的灰烬 , 行走在赛虎岭官道

上的一队散乱的人马 , 差不多只要在一个兵卒的后腿弯

撞一下 , 这个兵卒就要倒下去 , 整个的队伍也便要倒下

去 , 永远也不想爬起来了。原本是前排的乐队在高一声

低一声热闹吹打 , 马也有精神 , 队形也整齐。现在 , 吹

鼓手的眼睛已经白多黑少 , 呼吸着的空气火一样辣 , 蜇

着鼻孔 , 那吹奏唢呐的凸腮和暴了青筋的粗脖就在一声

软一声里陷了下去 , 最后 , 乐响变成一种呻吟 , 一种喘

息 , 几乎在同一刻里熄灭了 , 唯有一个年幼的小卒还勉

强“嘟”地吹动一下 , 成为沉寂中的一声余音。这是一

队衣着不整老幼参差的乌合土匪 , 以往的变化无常的流

浪生活和近日连续的奔跑 , 又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搏杀 ,

他们的面孔全都变得丑恶狰狞 , 得胜之后的狂热使他们

在返回营寨的路上欢声如雷 , 但狠毒的太阳终使他们消

耗了最后的活力 , 当听到最后一声滑稽的唢呐余音 , 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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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逗乐 , 这乐却没有声从口中发出 , 笑容在脸上纵横了

一下皱纹 即便消失。而恰 在这时 , 有了一 声很爆 的笑

声 , 朗朗地震响 , 遂使每一个兵卒掉过头来 , 刹时间都

张口不能合起地木呆了。

笑声是从那一匹银鬃马背上的做了战俘的白朗口中

发出的。这位狼牙山寨的大王 , 一代巨匪枭雄 , 被护颈

短枷铐了双手 , 身上又缚了绳索 , 他竟还有这么清朗的

笑声 ! 致使身子俯仰 , 将青光头顶上的一排受过戒的香

火烫印的蓝痂闪动 , 无法看清那戒印是十二个还是二十

个 , 哪些是戒印哪些是太阳烤炙而成的紫血水泡 ? 汗水

就从他的脸上摇散下来 , 滴在鞍辔上又溅落地上 , 尘土

里扑扑儿腾起几缕细烟了。

笑声自然使队伍骚乱了 , 甚至使每一个兵卒感到了

骇怕 , 想起了这一位美若妇人的白朗大王 , 他的俊秀的

眉目和清朗的笑声并不是可以让你联勾起一种色相的愉

悦。黎明里他在酒的沉醉中被七条绳索捆住 , 因那缚腿

的小卒动作稍不麻利 , 或许是看见了这一张 白 析日 的面

孔 , 光洁的有着戒印的头颅 , 错觉是尼姑庵的小尼 , 忍

不住动手捏了一下他的脸蛋。白朗一脚踢出正击中小卒

腹下的恶根上 , 他就当即倒地死了。他们更听到过有关

白朗的英武 , 每每与官兵作战总有一些人淫笑着向他扑

来 , 他并不动的 , 只将那一柄短枪抛上抛下如羹匙似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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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 , 忽一扬手瞄也不瞄地喝一声“左眼”! 百米外的对

手们的左眼就老鸦啄过一样成一窟窿 , 他就笑笑地走过

去 , 用短刀剖开死者的衣裤割掉尘根撬塞进各自的口里

了。于是 , 这些兵卒们都紧张起来 , 下意识地将手按在

了腰间的挎刀上 , 甚至使抬着滑杆的土匪膝盖僵硬 , 一

步在石头上踏空 , 险些将滑杆上的黑老七掀跌下来。

“怎么啦 ?”黑老七睁开了不满的睡眼。

“回禀寨主 , 他 是在 笑哩 !”抬 滑杆的 小匪 指着 白

朗。

黑老七在睡梦中似乎也听到了笑声 , 回转头来 , 看

见白朗大笑之后笑容仍在脸上保留 , 而自己的部下全都

惊慌失措的神色 , 不禁恼羞成怒了。吼道 :“和尚雏儿 ,

你在笑什么 ! 你以为你是坐在狼牙山寨子里吗 , 面对着

是你的大小喽罗吗 ? !”

白朗看着黑老七 , 说 :“是吗 , 真要是你讲的那样 ,

白某就该笑了。”果然又笑了一下。

黑老七几乎在咆哮了 : “可你现在是我的战俘 , 我

押解的囚徒 !”

白朗说 : “那你也就笑一笑吧 , 我还没见过黑寨主

的笑脸呀 ! 在七星镇的局子里你呼红叫绿地赌掷 , 输了

筹片不付 钱 , 债主向你讨 要你不言语 , 一 巴掌原 本要

扌扇出你的话来却扌扇出你口里的一 枚铜板 , 你那时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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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过的。你做了寨主 , 抬着虎皮鹿肉来狼牙山朝拜 , 我

让你坐在那一块冷木墩上 , 你也是没有笑过的。散发纸

烟偏又不散发给你 , 我记得你那时还是没有笑过的。今

日你报了木墩纸烟之仇 , 你真是该笑一笑了吧 ?”

白朗说着 的时 候 , 声音 还是 那么 地柔 脆 , 美目 飞

动 , 和颜悦色 , 甚至说完了将头偏向一边 , 看着乐队中

的那个吹奏了唢呐余音的年幼的吹手 , 为他头上戴的干

枯了的柳条帽圈和额上贴的薄荷叶片所乐 , 便把一只好

看的右眼那么一目夹。年幼的吹手静静地听了白朗的话 ,

他已经不 觉得这个枭 雄白朗 , 不 , 都叫着 是白狼 的恐

怖 , 反觉他和蔼可亲了。他是听得懂白朗的话的 , 知道

赛虎岭十二个山大王最厉害的一个大王在攻克了官府管

辖的盐池后于狼牙山摆酒宴的情景。那时候 , 他跟随着

他们的寨主最早一个上的狼牙山 , 却等待着另外十个山

主都到齐了坐在熊皮圈椅上 , 而他的山主却只坐了一个

木墩。那一阵的白朗武功是多么卓著 , 第一个在赛虎岭

树起王旗 , 又独自一家攻克了盐池 , 谁不在欢呼着他王

中之王呢 ? 可他出来接待众山之主 , 着的是一件白色的

团龙长衣 , 登的是一双白色的深面起跟鞋 , 持的是一把

白绫竹扇 , 他愈是把自己打扮成素雅的风流倜傥的秀才

模样 , 愈使所有的人为上天偏把一身超群的武功和一副

绝伦的容貌造就成一人而感叹了 ! 白朗哈哈大笑 , 他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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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一一回礼众王 , 亦不设了烟灯烟具让来宾过足一顿烟

泡的瘾 , 而是朗声高叫说他得到了盐监官的香烟 , 要让

各位开开眼界 , 尝个新鲜。众山主是听说过这种香烟 ,

但未见过更未吸过 , 一齐睁开了双眼等待狼牙山寨主来

发散了 , 白朗却没有走过去 , 依然站在高石台上 , 手一

扬 , 空中数道白光 , 一根二根纸卷的两头一般粗细的烟

支竟端端立栽在各人面前的桌子上。在座的十一个山主

站起来十个拱拳致谢 , 唯独黑老七没有站起 , 因为黑老

七面前的桌子上没有香烟 , 一张油汗的肥脸由红到白 ,

由白到黑 , 末了将一口唾沫吐出来 , 唾沫里有了一颗咬

碎了的牙齿。作想着这一幕的年幼的吹手此时万没想到

这做了囚徒的白朗 , 现在仍高傲不逊 , 气宇不减 , 这才

是大英雄的风范 , 做人就该做这样的人杰 ! 遂也以右眼

目夹眨来回报了马背上的那一位白面和尚了。

黑老七看见了两人的动作 , 他愤怒着喝令年幼的吹

手到他的滑杆前来 , 一伸手 啪地扌扇去个耳光 , 同 时叫

道 : “把绳拉紧 ! 鼓乐齐鸣 , 让赛虎岭所有的山头都瞧

瞧 , 谁个才是王中之王 !”

银鬃大马左右的四个兵卒同时努力 , 那缚在身上的

四条大绳即被扯紧 , 纵然马能被他双腿暗中加劲倏乎脱

奔 , 绳索亦会扯石夯一样拉他下来。立时白朗像一截木

桩被四方的力量固定在马上 , 一丝也不能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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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继续前行 , 僵着身子高坐在马背之上的白朗被

夹在队伍的中间 , 他们经过了赛虎岭最高的一段山梁道

上 , 队形就衬印在火红的天幕上形成巨大的剪影 , 使得

散居于沟岔的山民 , 远处以石以木所修造的寨堡上远眺

的土匪 , 都产生了这支队伍的统帅并不是黑老七而是狼

牙山寨主的感觉。最后 , 这种感觉连白朗自己也有了。

多少年里 , 在百里方圆的山地上 , 他和他的一帮大小兄

弟踏遍了 每一条沟岔 里的每一块 石头 , 杀恶人 , 劫豪

舍 , 突然地敲开某一家财东的双环大门 , 便将雪光锃亮

的钢刀扎在桌面上 , 看着那主人从夹墙里地窖里搬出铜

银细软 , 尤其是摘下了主人的茜红色的包巾 , 剥下姨太

们绣花小鞋 , 出得门来连同那一半的银铜沿村街天女散

花般地向穷人撒去 , 那是多么地痛快的事体 ! 而又在某

一个风高云低的黎明 , 大块地吃了肉 , 大碗地吃了酒 ,

领人层层喝开寨栅 , 踅出围墙 , 下山岗 , 突袭到官府驻

扎的众小校营房布幔 , 见人杀头 , 遇马砍腿 , 让污血扑

扑地溅满一身 , 而刀挑了用铁丝串起的二十个三十个耳

朵在山坡上论功行赏 , 那场景是多么辉煌奇艳 ! 可是 ,

那时候竟疏忽了观赏这壮丽的赛虎岭的风光 , 甚至连这

么想过也 不曾有。现在于 马背上看万 山起伏 , 深 若大

海 , 赤日的腐蚀之下 , 红如炉铁 , 那沟沟岔岔滴流的溪

水又如血道 , 白朗的脑子里就要浮现起魏家坪姚大掌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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脖子上的红蚯蚓了。是的 , 那也是这么一个晌午 , 家存

万贯的姚大掌柜正纳一房小妾 , 一顶花轿才抬进门 , 他

便领着人马踏进去 , 瞧见了花轿里坐着的是一位何等娇

艳的少女 , 而姚大掌柜却是满口没齿的枯丑老头 , 不知

出于一种什么原因 , 他白朗 冲上去先一巴掌扌扇了老朽

在地 , 再提起来逼要起财物 , 看见了吓得惊叫一声就昏

过去的少女竟产生了无尽的同情 , 说 : “把她抬到后房

吧 !”奸诈的姚大掌柜一面捣米鸡似地伏地磕头 , 一面

却暗示了家人偷溜出去通告镇上的防守官兵 , 财物还未

到手 , 村口的众兄弟就与官兵血刃起来。他那时怒从胆

生 , 令把姚家十二口男女杀得一个不留 , 再拿刀慢慢割

姚大掌柜的脖子 , 那血就红蚯蚓一般往下流了。那景象

好是刺激 , 以致多少年里在睡梦中看见 , 醒来也激动得

浑身战抖。也就在杀了姚家 , 开仓放粮 , 洋洋得意欲回

山寨 , 刘松林 , 他结拜的兄弟 , 狼牙山的二寨主 , 却从

后房提出来了那被纳的小妾 , 说 : “大哥 , 这个就归你

了 !”他白朗又看了一眼少女 , 少女实在美不可言 , 但

他把手挥了 :“她从哪儿来 , 让她回那儿去。”刘松林叫

道 :“那你把她放到后房干什么 ? 知道了。大哥是和尚 ,

不要女人 , 兄弟就拾掇了 !”他训道 :“我说过了 , 让回

去就回去 !”三寨主陆星火跳过来大叫 :“这么个好东西

咱不要也不能 让别人享受 了去 , 我一刀劈 了也痛 快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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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把便撕开了少女的上衣 , 将半身雪白如凝的肤肌暴露

出来 , 刀尖已 要划开她的 腹乳了。白朗是 一茶壶 击过

去 , 打落了陆星火的刀 , 说道 : “咱虽是土匪 , 杀人也

不能乱杀 , 她 是姚家抢来 的妾 , 可现在还 不算姚 家的

人 !”竟一手牵了陆星火就往外走。可是 , 就为了这一

场事 , 刘松林和陆星火埋怨了他数年 , 甚至讥笑了他是

和尚出身 不娶女人 , 又面 如美妇 , 对女人 就下不 了手

了 ! 可是 , 又有谁能想到在多少年后 , 又是为了女人的

事坏了他们兄弟的大业 , 将一个好端端的威武不可一世

的狼牙山毁掉呢 !

由艳阳之下的赛虎岭的风光使思想浸沉于那一个少

女而悲伤起来了的白朗 , 在摇摆了一下头颅 , 欲要把挂

在眉上的汗珠同烦恼一起甩掉 , 却也为结拜兄弟的讥笑

不以为然了。白朗是和尚出身 , 这他并不忌讳 , 且一直

光洁着头颅 , 但要说面如美妇 , 对女人就下不了手吗 ?

他想起了七岁的孤儿在安福寺里作一个小小的和尚 , 是

经历了十年青灯黄卷的寂静 , 一心要于佛门修成正果 ,

而在他发现了住持造了佛像前的暗坑翻板跌翻了前来烧

香供佛的年轻女子藏于地洞行淫的事后 , 在一个晚课诵

经之后住持将一根恶肉企图放在他的体内 , 他怎样地吼

叫着跑出寺院告发了罪恶 , 又怎样在怒不可遏的村民捣

毁了寺院之时 , 又是他亲自钻入地洞 , 扼死了那些匿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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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太久 , 已不能露面的女子 , 再将住持活埋于地上只露

出个头来 , 驾了马拉的铁耙耙碎了淫贼的脑袋 , 而使安

福寺从此人称耙头寺的。那时节 , 他白朗才是十八岁 !

做和尚他是正经和尚 , 即使后来县署的知县与住持 有

私交 , 为了替住持报复 , 以他 不能扼死那些无辜女子

为罪而要捕杀他 , 他一气上山落草 , 落了草也正是从此

开始了他的一生惊天动地的事业啊 ! 可你刘松林 , 可你

陆星火 , 却又是干了些什么呢 ? ! 白朗一怒气把眼睛闭

上了。

正午的太阳现在已是滚到了头顶之上 , 它似乎缩短

了与这支队伍的距离 , 人的影子 , 马的影子 , 由大而小

乃至全然没有 , 鼓乐的吹打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又一次停

息了。马背上的白朗感觉到 , 不停地有人将包袱什么的

勾挂于鞍辔下的蹬坠上 , 企图让马代驮 , 马却在不停地

甩动着长尾 , 包袱什么的就脱落下去 , 而立即被只只杂

乱的脚踢到了路旁 , 开始有了低声的叫骂。可怜的押解

着白朗的兵卒 , 原本 是各人 的背上 都带着 抢劫来 的包

袱 , 或是一件拈绸袍袄 , 或是一双可以供其在家的老母

穿的棕形小鞋 , 或是项链 , 巾帻 , 铜盆 , 火纸 , 茶壶 ,

在吵闹叫骂中把被踢掉的东西又拣回来 , 拣回来了又负

担过重 , 终于力不可支 , 自骂起自己“好贱”, 再骂一

声“破玩 意儿”, 遂又 抛去。一时间 人人都相 互感染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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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扔去 , 只将那些银钱袋子

系在湿淋淋的裤腰带上 , 发出叮叮当当的繁响了。一把

白铜的尖嘴细腰的酒壶还挂在一个小卒的背带上 , 有人

就不允许他留着 , 催他扔掉 , 小卒不忍 , 但无法抗拒 ,

摔在地 上却用脚 狠踩 , 说 : “我 不能拿 , 谁也不 能拿

的 !”一脚再踢飞到草丛中去了。白朗在喀啷啷的踢声

中把眼睁开 , 看见了那一只踩扁了的酒壶 , 认得了这是

他在盐池喝酒时用过的那只 , 见壶思酒 , 好杯的白朗五

脏六腑就翻腾起来了 , 几乎同时间也闻到了酒香。是酒

香 , 一点不错的 ! 白朗巡睨着马之前后的兵卒 , 兵卒并

没有喝酒的 , 却皆在拿一种渴馋馋的目光望着前边滑杆

里的黑老七而腭下陷下坑儿来了。黑老七是在喝酒了 ,

他已脱了上衣 , 一胸的黑毛 , 仰头将一只葫芦里的酒往

口里倒。但是 , 一看见黑老七的嘴的四周的短胡上沾满

了酒里的红汁 , 白朗的脸第一回惨白了 ! 在盐池的池神

日神风神的三神殿里 , 正是他下令众兄弟一醉方休 , 才

使反目为仇了的黑老七偷袭得逞 , 当他醉得玉山倾倒 ,

一个小兄弟踉踉跄跄跑来报告黑老七的人马围了大殿杀

了许多兄弟 , 白朗还在说 : 你也喝醉了吧 ? ! 可黑老七

就进了屋 , 几条绳索捆翻了他。待他清醒过来 , 黑老七

正拿着一颗艳红红的人心刀划了往酒葫芦中滴 , 那个小

兄弟开了膛倒在地上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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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到这里的白朗 , 顿时失却了渴酒的欲望而英雄

气短了 , 强烈的阳光蒸发着万山丛岭 , 满世界里似乎有

丝丝缕缕的白线在晃动 , 苍苍莽莽的浩叹中 , 他极力将

目光向天边望去。那一片火红的山峦中突兀的峰柱是他

的狼牙山吗 ? 是的 , 隐隐约约的用青石条砌起的寨墙还

在 , 粗木搭成的可以�'望众山头又可以燃了狼烟召呼众

山头的信号架还在 , 便是那一座天元寺的石塔还巍峨不

倒啊 ! 唉唉 , 怎样的一个 英雄的 白朗 , 叱 咤风云 了十

年 , 官府没有拿下他 , 十个山头上各有绝技的山主没有

伤害他 , 而是自己最看不起的地坑堡的黑老七在自己保

卫了赛虎岭也同时保护了地坑堡的今日反算计了他 , 这

最是白朗不可思量 , 尤感愤怒随之莫大悲哀的事了 ! 这

个时候 , 白朗真的后悔起不该在攻克了盐池又离开狼牙

山寨去盐池的三神殿。他想起了离开耙头寺落草之后 ,

他的声名是多么震响 , 远近都在播扬着一个叫白朗的和

尚。但将白朗却转音为白狼 , 他先是讨厌了 , 找着一位

算命的老妪推算八字 , 老妪却说叫白狼最好 , 要成大事

就去占据赛虎岭的狼牙山 , 占狼牙山则吉 , 离狼牙山则

凶。他上了狼牙山安营扎寨 , 果然事事顺利 , 且山上的

天元寺虽寺毁而有塔存 , 也合于他这当过和尚的人的心

意。此塔为五百年的古物 , 二百年前地震裂成两半截 ,

就在他去后的又一次地震中塔竟裂而复合 , 这奇迹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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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也遂使他 威名更 远 , 谁一 望见那 塔也 要不 寒而忄栗。

他在他的寨上插着大旗 , 旗面上就用白布绣着一个白色

狼头 , 而他的大小数千名兄弟的衣襟上 , 也皆缀有狼头

标志。但是 , 他为了把官兵更远地赶出赛虎岭 , 为了不

让盐池被盐监官统治而使所有的贫民都能吃上盐 , 做盐

的生意 , 他忘记了老妪的叮咛下住到了盐池来 , 才遭到

了黑老七的暗袭。黑老七 , 算是什么东西 ! 如果这次没

有离开狼牙山寨 , 即便山寨上再没别人 , 单凭他一柄短

枪 , 黑老七的人马能攻上来一个吗 ? 即使他去了三神殿

如果不喝得酩酊大醉或是喝醉了不将短枪挂在柱子上 ,

黑老七能近得身吗 ? 在他被擒的昨晚 , 也就是在黑老七

刀刃小兄弟的那一时间 , 三神殿剧烈地抖动了 , 门环摇

响 , 窗纸绷裂 , 他估摸着这又是地震了 , 遂大笑着这是

天意 , 也大笑着他将 和黑老 七一块 在房舍 的倒坍 中死

去 , 但随之一切又恢复了平稳。这阵作了囚徒的白朗 ,

在马上遥眺着狼牙 山上的 天元塔 , 吃惊的 竟是一 塔为

二 , 早年复合的塔身又几乎是从塔底裂开 , 犹如两柄刺

天的刀剑 ! 好呀 , 这全是兆应了 , 他是不该离开狼牙山

的。可是 , 塔裂根而不倒 , 他白朗的气数并没有尽吧 ?

长了志气的白朗精神为之一振了 , 在心里骂道 : “黑老

七 , 狗贼 ! 你能把我怎样呢 , 狼牙山寨的人死的死 , 散

的散 , 但只要我白朗还在 , 你就瞧着吧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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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白朗耸了耸肩 , 愈发挺直身子的时候 , 山梁道

的两旁陆续围观来了一些百姓 , 他们的长舌往日在传播

着枭雄的武功 , 想象着他是一位凶神和恶煞 , 夜半狗咬

就以为是他进了村 , 某人被杀也以为是他所为 , 以至于

相互咒骂了 , 骂了绝死鬼的传死鬼的龙抓的熊挖的就也

要骂出门碰上白狼的 , 连孩子们啼哭不止唬一声“白狼

来了”, 啼哭也顿时噤声。如今听说白狼被擒 , 骇惊之

余就都来围观 , 全不顾兵卒的喝斥使劲往近挤 , 要清清

楚楚看这位快要横尸的枭雄是怎样的一个狰狞面目 , 但

他们差不多在瞬间里失望了疑惑了甚至多少有了一点愤

慨。

“杀盐监官的难道就是他吗 ? 白狼哪儿能是戏台上

的小生呢 ? !”

“他还是个和尚呀 !”

一个女人就尖声叫起来了 : “瞧呀 , 他那光亮的额

头和高耸的鼻梁以 及丰润 的嘴唇 , 妇人也 没这般 俊俏

呀 !”

“是吗 ?”旁观的人群中有着闲汉 , 为着女人的轻狂

而嫉妒了。“老板娘 , 你也是想着能和他睡觉吗 ?”

“睡觉又怎么着 ? !”女人低声咕嘟了一句 , 拨开人

群撵着马的步伐看着白朗 , 便伸手将头上的一支已经枯

干了的野蔷薇拔下来 , 斜倾了身子企图在马匹稍偏过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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